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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 25亿元民间标会崩盘调查

本报记者 北望

　　2003年底 ,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当时也传出风声 ,说政府要打击标会。但新年

过后 ,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 ,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 ,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 ,终于酿成悲

剧。

六月的福安 ,正处在痛苦而迟缓的苏醒之中。

这个曾经是宁德地区所在地的城市 ,凭借着电机业和拆船业 ,成为闽东经济重镇 。而今其民间

经济处于泡沫破灭之后的严重失血状态 。

“它(标会)影响了福安 80%的家庭 ,”一位当地金融机构的人士说道 ,他本人也是标会的受害

者。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当地的社会治安 ,此前 ,这个总人口 65万的小城市已经发生过数十起暴

力事件。

街头张贴着福安市公安机关“打击借`倒会' 之机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禁止

采取威胁 、恐吓 、绑架 、雇佣打手等非法手段追讨会款 、禁止借机哄抢财物 、实施“打 、砸 、抢” 。

所有这一切 ,都源于涉及金额 25亿元的地下标会的崩盘。

“标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互助筹资方式 , 西方把它称为“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 ,意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 ,它通常建立在亲情 、友情等血缘 、地缘关系上 。

一个 11人的万元标会是这样运行的:由发起人(会头)邀请 10个亲友(会脚)参加 ,约定每人每

月拿出 1000元会钱“做会” ,第一个月 ,总计 1万元的会钱举行竞标 ,如果一个会脚出的利息(也称

标金)最高(如 300元),则当期的总会款 1万元交给该会脚 ,但是该会脚在以后的每个月都要缴纳

1300元的会钱 ,而到第二个月 ,总会款成了 10300元 ,以此类推 ,直到标会结束 ,没有竞标的会脚就

赚取他人竞标时出的利息 ,越往后收益越高。

会头要承担会钱筹集 、追缴 、竞标等工作 ,作为回报 ,所有的会脚在入会的时候要多缴纳一次会

款 ,即 1000元/人 ,总计 1万元交给会头免费使用 ,直到标会结束时再发还给会脚 。如果会头也参

加竞标的话 ,那么竞标后的第二个月他也一样要交纳会钱。

福安的“标会”基本上是遵循这套规则运行的 ,最早是“月会” ,然后是“半月会” 、“十日会” 、“五

日会” ,最后到“日会” ,直至轰然倒塌。

集体癔症

福安的标会早已有之 ,据介绍 ,早在 1992年的时候 ,当地就已经崩过一次会 ,当时每个会平均

的资金规模在几十万元之间 ,最大的也就一百多万元。但是标会的崩盘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

“清会”整整花了四年时间 。

1999年 ,福安的经济初步恢复元气 , “标会”又卷土重来。也许是接受了几年前的教训 ,刚开始

的标会都是月会 ,入会的人也不太多 ,每个会员的会钱在数百元到几千元之间。

2003年 ,国内的普遍缺电为福安的电机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福安的电机开始畅销全国 ,电

机厂的老板们发现 ,他们卖一台电机竟然可以赚到一万元到两万元的纯利 ,“只要开足马力 ,钱财就



滚滚而来 。”

财富的讯息让人们开始冲动 ,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 ,另外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感到眼

红心热。

标会在这个时候提供了另外一种“一夜暴富”的机会。

26岁的陈燕(化名)是福安一个服装店的老板 , 1999年开始经商 ,在生意刚起步的时候 ,她通过

参加亲戚朋友组成的月会 ,获得了两万元的启动资金 ,几年下来 ,她的服装店给她带来了几万元的

积蓄 。

“一开始很正常 ,会里都是熟人 ,外面的人是不能介入的。”但是到 2003年下半年 ,事情开始起

了变化。

陈燕发现 ,除了自己 ,会里的其他人好像都突然富裕起来了 ,仔细一问才得知 ,这些人除了参加

“月会”外 ,还参加了“半月会” ,会里的一些成员甚至用标来的钱参加其他“半月会”。

再往后 ,标会的时间越来越紧凑 ,从“十日会”到“五日会” ,最后变成了疯狂的“日会” 。

陈燕发现 ,那些参加“日会”的人 ,获得了惊人的高息 ,有时候一万元的日会 ,标金高达 40-50

元。身边的一个朋友在交纳 30万元会钱后 ,一个月竟然获得了 15万元的回报 。

“每个人都知道最后会倒掉 ,但是谁都认为没那么快 ,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陈燕说 。

2003年底 ,陈燕终于下定决心 ,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店 ,加上储蓄和向亲戚借的钱 ,共计 13万

元 ,参加了一个“半月会” ,交了 6个月的会款后 ,共计获息 6.1万元。

最后的崩盘发生在 5月 18日 ,福安当地的第二大“会头”李住投案自首 ,这个 40岁左右的女人

是经受不住会脚的追债而投案的 ,据称她的会总金额达到 1.3亿元 ,李住在做会前 ,是宁德市医药

公司福安采购站的职工。对她来说 ,拘留所可能是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 ,她价值百万元的别墅被愤

怒的会脚们砸了个稀巴烂 ,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 ,走入满目疮痍的别墅 ,还能依稀能够感

受到当初的豪华阔气 。她的会脚们说 ,在投案前 ,李住已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女送到了国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公安机关从李住家中抄出了一张欠条 ,高达 1560万元 。“这是目

前福安已知的 、金额最大的欠条。”

会头李住的投案 ,是因为她的一个“会脚”江翰文在 5月初的出逃 ,江翰文又是另外一个标会的

“会头” 。这就形成了“会中会” 。

除了会中会外 ,小会的会头参加大会 ,大会的会头参加更大的会 ,会套会 ,形成了一个金字塔 ,

资金不断向顶端聚集 。

正是这种“会中会” 、“会套会”形成了一个连环套 ,一环断裂 ,集体崩盘 。

“一夜之间就瘫痪了 ,很多会头都找不到了。”一名会脚说道 。

福安最大的标会“会首”叫陈丽萱 ,她的会金额高达 3 亿元 。据她的会脚介绍 ,陈丽萱今年 27

岁 ,当地人都叫她陈丽萍 ,陈原来无固定职业 ,依靠做会 ,令人惊讶地成为了福安市的人大代表 。据

她的一名会脚说 ,当时福安某街道要投 8万元建一个公厕 ,街道办拿不出这笔钱 ,陈丽萍非常大方

地垫付了 ,因此被选上了人大代表 。陈丽萍现在也已经身陷囹圄 。

陈丽萍和李住只是已知的会头中涉及金额最大的 ,至于是否还有未知的更大的会头 ,就不得而

知了 。但是记者调查获悉 ,仅仅福安城北街道办事处调查登记的金额达 500万元以上的会头已达

27人。

福安的标会总金额到底达到多少 ,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 ,一个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总金额

约 25亿元 ,这相当于当地财政收入的 10余倍 ,2003年福安的财政收入也不过 2.3亿元 。

赌场:资金的“黑洞”



是什么造成了“标会”的崩盘?

所有被采访对象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是赌场” ,赌场造成了标会的疯狂 ,最后导致了崩盘 。

福安的地下赌场在当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到现在已经有三四年历史了 。最早的赌场开设

在福安市赛歧镇的象环村 ,其幕后老板是绰号叫“弟弟头”的人物 ,据称此人精明干练 ,出手阔绰 。

“弟弟头”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其拥有一部车牌为“闽 A33333”的 760 型宝马轿车 ,此款车售价在 200

万以上 ,而其特殊号码的车牌 ,据称花费了“弟弟头”30万元。

赌场的地点经常更换 ,包括福安的各个乡镇 ,还有福安市周围的山上 ,有一段时间就设在“弟弟

头”在城内的老房子里 ,这房子离弟弟头名为“豪景园”的豪华别墅仅有数百米之遥。每次赌场开张

时 ,约有 20多名马仔看场 ,每个人都配备对讲机 ,主要分布在各个路口观察 ,一有警察或者陌生人

出没 ,马上通知场内人员散去 。

马仔们看场的报酬是每天 200元人民币 ,如果遇上公安机关抓赌 ,马仔们被抓进看守所以后 ,

每天还能获得 500元的额外补贴 ,因此 ,不少马仔都愿意被抓。

“如果没有熟人带路 ,根本进不了赌场” ,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道 ,要进赌场 ,要经过三道关

卡。

赌场内往往只有一张桌子 ,玩 32张牌 ,四名玩家摸牌 ,其他玩家分别下注 ,人数往往能达到一

两百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参与赌博 ,有人下注 、有好事者观看 、场内甚至有卖方便面 、茶叶蛋的。

“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了 。”一名坦言自己去过赌场的人士说道。

赌资的多少和参加人数有关 ,多的时候一天台面上的赌资可达五六百万元 ,少的时候几十万

元。一个在当地传为笑谈的故事说 ,一个赌徒到某个地下赌场赌博 ,那人将仅有的 9000元作一注

押了下去 ,没想到竟被庄家呵斥“把零钱拿开” ,原来这个赌场每注要 1万元整起押。

赌场的抽成是赢了抽 7%,输了抽 6%,如果先输了 10万元 ,后来又赢回这 10万元 ,就必须付

给赌场老板共计 1.3万元的抽头。

除了“弟弟头”的赌场外 ,也有其他赌场 ,但是据说如果在弟弟头的赌场赌博被抓获 , “赌场保证

你只会被罚款 ,不会被劳改 ,罚款和被没收的赌资都由赌场出” 。由于其“信誉良好” ,吸引了多数赌

客前往。

“弟弟头”并不是独占所有的好处 ,他在赌场中的股份是 50%,其余分给他手下几十名大大小

小的赌徒 ,他需要靠这些赌徒来活跃赌场 ,吸引赌客。

江翰文也是一个赌徒 ,他在输钱之后就参加了李住的标会 ,用标来的钱还赌债。知情人士称 ,

李住的会中 ,一半左右是赌徒 ,另外一半则是梦想发财的人们 ,这些赌徒以高息标走会款带到赌场 ,

然后全体会员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手气。

为了筹集赌资 ,标会在某些人的操纵下 ,从月会变成了“日会” ,为的是能够更快地抽血 ,来养活

赌场 。

还有一部分会钱则进入赌场外围 ,用于放高利贷 ,专门借给那些赌徒。据称每万元高利贷每天

的利息是 200-300元 ,隔夜 400元 。

如果一个赌徒输光了 ,放贷的人还会把钱继续借给他 ,指望他赢回来 ,才能偿还债务 。

随着标会的崩盘 ,福安的地下赌场也偃旗息鼓 , “弟弟头”自然也不知去向。

福安市公安机关目前正对在逃的八个会头进行通缉 ,这八个人包括最早出逃的江翰文以及陈

成贵 、肖秋华等 ,其名单曾在当地电视台播出过 ,据称 ,这八个会头涉及的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 。

记者在福安看到的政府相关公告 ,如《关于民间标会相关法律知识问答》 、《福安市公安局通告》

等 ,落款的日期都是 2004年 6月 1日或者更晚。



创伤难平

“现在福安的十个人 ,有九个都在吞咽苦果。”陈燕说。

陈燕的 13万元会款加上 6.1万元的利息已经荡然无存 。但是她还是觉得庆幸:毕竟没有像其

他人一样 ,用标会的钱来参会 ,“很多人现在只能天天躲在家里哭 ,出门就可能因别人用极端手段逼

债遭到不测” ,陈燕说这话时候 ,泪水在眼圈里打转 。她准备再开一家服装店 ,赚钱还欠债 。

但是 ,她的前途也并不乐观。

2004年 2月份到 4月份 ,是标会最疯狂的时候 ,福安仅有的三家准三星级酒店日日爆满 ,在这

里的餐厅吃饭要提前预订 ,所有的卡拉 OK 、歌舞厅都挤满了人 ,所有人都在挥霍 ,甚至像样一点的

招待所都爆满 ,人们都不愿意住在家里 ,更愿意住到酒店去 ,“没有人把钱当回事” 。

“如果你在 5月初来 ,绝对没有地方住。”一名被采访对象告诉记者。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福安涌现了很多好车 ,仅宝马就有十余辆 ,一间价格在 40万元左右的店

面 ,也被炒到了 100多万元。

当地一位官员说:“福安的 GDP 在福建排名约 35位 ,但是消费水平排名第八 。”

但是 ,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了 ,饭店生意大不如前了 ,三家酒店入住率不到 50%,受损最惨重的 ,

就是存款在 10万—50万元的家庭 ,不少家庭的财产在一夜之间成了泡影 。这些钱的去向 ,除了挥

霍 ,主要是被赌场这个漩涡吸走。

2003年底 ,福安的标会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当时也传出风声 ,说政府要打击标会。年关临

近 ,大家发现手头都很紧张 ,于是互相打欠条 ,以求顺利渡过难关 。

而开地下赌场的“弟弟头” ,在 2003年底也曾经被宁德地区公安部门捕获归案。但是在交纳罚

款数十万元后被释放 。

“如果当时能够停止下来 ,慢慢消化这部分债务 ,也许不会这么惨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 。

新年过后 ,所有人发现相安无事 ,欲望再一次战胜了理智 ,疯狂的“钱生钱”游戏重新上演 ,终于

酿成悲剧 。

金融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 ,一位金融机构人士透露 ,在标会最盛行时 ,福安市农村信

用联社的存款余额从 6亿元降到了 5.2亿元 ,由于四大行从乡镇一级收缩 ,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主

要来自农村 ,农村尚且如此 ,在城市中的四大行和商业银行受到多大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创 ,标会崩盘后 ,那些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被债主雇人伤害的会脚或者会头

们 ,身体上的创伤将会陪伴他们往后的日子 ,而因为负债家庭分裂的悲剧也将不断上演 ,会中会形

成的三角债 ,已经让许多亲戚 、邻里之间反目为仇 。

过去曾经是企业融资渠道之一的“标会” ,现在已经令人谈虎色变了。

2003年 ,福安的电机产业产值约 30亿元 ,是否有企业参与标会还不得而知 ,但是对地下标会

崩盘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已经呈现 , “银行已经不敢把钱贷给我们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贷款是用

来做实业还是用来做会” ,一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电机厂总经理说道 。

重建社会的信用体系 ,需要更长的时间。


